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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时代对文物活化利用的新要求

党的十九大报告明确指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进入新时代，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
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
矛盾。”在新时代的要求下，要不断促进人的全面发
展、全体人民共同富裕，一切为了人民的发展思想更
加突出。新时代，是中华儿女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
的时代，是我国日益走近世界舞台中央、不断为人类
作出更大贡献的时代，是更具有人民性、民族性、世界
性的时代。

文化自信在现阶段被不断强调，它是国家砥砺前
行的根本，是民族繁荣复兴的保障。文物作为传承中
华传统文明的重要载体，在文化积淀与传播中有着不
可或缺的地位，它是先人创造并遗留下来的文化成就
与人类瑰宝，是民族文明延续、生生不息的内在脉络，
是新时代创新创造的动力源泉。

我们珍惜保护文物，然而文物绝不是仅供陈列的
摆设，也不是僵死的化石，新时代背景下，让文物活起
来，要更加以人为本，满足广大人民群众对文化历史
的认知需求；要更加能够走出去，在国际舞台上展示
我们国家和民族的文化色彩。在此语境下，文物价值
认知便产生了符合新时代需求的变化与发展。

从艺术价值到审美价值：
大众主体参与的突出强调

《准则》中对艺术价值的解读是指文物古迹作为
人类艺术创作、审美趣味、特定时代的典型风格的实
物见证的价值。它体现出来的是文物本体所反映的时
代艺术风格、工艺技术水平等，也包含里面凝结的古
代艺术大师、劳动者的美学智慧与实践经验。在艺术
价值的评估中，我们可以追溯一件青铜器的纹饰象
征，也可以挖掘一座清代官式建筑的设计巧思。总而
言之，艺术价值更强调凝结于文物自身的价值属性，
是不受所处环境和鉴赏对象的变化而变化的客观价
值评述。

审美价值，在《新编美学辞典》中的解释为审美对
象能够满足主体的审美需要、引起主体审美感受的某
种属性。审美作为一个动词，可以理解为是人所进行
的一切欣赏美的活动。在欣赏美的过程中，客体（文
物）对作为主体的人产生了美学意义和心理效能，进
而产生了审美价值。由此可以看出《意见》对审美价值
的提出，将作为主体的人拉入了对价值认知与感受
中，构成了人与文物之间的主客观关系。

相较于艺术价值，审美价值更加强调大众作为主
体参与者的地位，强调人民群众在文物的欣赏、体验、
认知中的参与性。文物价值评估从之前的仅侧重客体
评价到兼顾主体与客体评价的转变，是一种更加以人
为本、注重人性的转向。在新时代强调共同富裕的背
景下，坚持文物惠及大众，以人民为中心的价值思考，
是文物活化利用的方向。文物价值展现不应是束之高
阁、曲高和寡，而是融入当代、融入生活、融入普通人
的心中。因此，审美的视角就是广大群众的视角，在满
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精神文化需求的基础上，让人民感
受我们民族传承下来的宝贵财富，从古老文化中汲取
养分与力量，从而激发其民族认同感和文化自信心，
这也是对文物活化利用的新要求。

从科学价值到科技价值：
技术成果落地的活化实现

科学与科技，两者联系密切但又有所区别。前者
重点解决理论问题，是人类探索、研究和理解宇宙万
物变化规律的知识体系。后者侧重解决实际问题，是
采用一定手段把科学的成果应用到实践问题中去。因
而文物的科学价值就其本义来说，侧重于文物自身所
内涵的科学原理和理论知识，而科技价值除包括科学
内涵外，还应包括技术的实践与落地。

《准则》中科学价值的解释是指文物古迹作为人
类的创造性和科学技术成果本身或创造过程的实物
见证的价值。实际上，这个解释已经将其内涵拓展至

科技，既包括了文物本身所蕴含的古人创造发明的科
学理论，也包括了通过文物体现出来的工艺技术及实
践落地。《意见》中以科技价值的方式表述，更是强调
了对文物价值中技术层面的研究发掘与保护利用，在
反映文物所处时代科学技术水平、展现科技成果的基
础上，进一步活化利用所承载的技艺，以创新的形式
实现文物科技价值的落地转化。

新时代的科技革命正在加快推进，科技竞争在世
界舞台不断上演。如果说大国重器在国际科技竞赛的
出色表现是我们新时代发展的保障，那么对文物所蕴
含的古代科技的传承就是我们新时代发展的底气。万
里长城所呈现的浩大气魄，都江堰与大运河所体现的
治水智慧，中国传统木结构建筑所呈现的科学构造，
都是古代先辈智慧的结晶，是科技精神传承中取之不
尽的精神财富。做好科学技术的继承与发扬，全面推
动文物技术成果落地，通过活化利用，实现推陈出新。
比如，我们可以借助传统木构建筑技术推动新式木构
技艺的发展；同样，我们也可以研究新型材料使沉寂
在文物中的营造技术产生符合新时代需求的活态发
展。通过强调科技价值中理论与实践的并重，挖掘深
藏于文物中的科学技术，使之焕发出新时代的活力。

从社会价值到时代价值：
文物保护视角的拓展提升

社会价值包含了记忆、情感、教育等内容，在《准
则》中的解读是指文物古迹在知识的记录和传播、文
化精神的传承、社会凝聚力的产生等方面所具有的社
会效益和价值。文物有其历史根源和文化背景，蕴含
着社会变迁，见证着政权更迭，记录着思想沉淀、美德
传统和人文精神。

时代价值的提出则是凸显了价值认知的时代性，
是在新时代背景下对文物利用工作的新期待和新展
望。社会价值着眼于客观的视角，关注于文物所带来
的知识传播性和社会共识性，而时代价值则是基于时
间序列，立足于时代发展进程的视角对社会综合价值
进行评价，它除了包含社会价值的内涵外，还强调文
物的当下价值，且更富积极向上的内涵。

如今我国已经进入了社会主义发展的新时代，处
于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性转折点。当今世界正经
历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全球化疫情挑战重重，国内外
政治经济形势深刻复杂。在这一新的历史方位下，以
社会价值认知为基础，凸显文物利用的时代价值显得
尤为重要。

文物的时代价值要求我们在文物保护利用工作
中更加彰显民族自信、文化自信，站在时代的潮头，以
发展的眼光重新审视传统文化，对文物进行新时代的
价值解读与阐释，推陈出新，探索新的文物保护利用
知识体系与话语体系。让文物从幕后走向台前，从过
去走向未来，增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国际传播力，
逐步创造文物交流、文化互鉴、文明共存的共同体，探
索新时代文物保护利用的新模式。

从静态保护到活化利用的侧重转变

《意见》中对价值表述侧重点的转变，让我们看到
新时代文物保护利用工作对人作为文化参与主体的
强调，对文物科技落地实现的重视，对时代视角国际
站位的提升，同时也对文物保护利用工作提出了新的
要求。

静态的文物保护利用即将成为过去，文物保护不
再是单调的修缮与收藏，它将带着历史的声音与温
度，走向人民群众，走向世界舞台。以创新方式对文物
进行活化利用，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
化、创新性发展，让文物真正活起来，融入生活，服务
人民。我们要努力连接过去、现在与未来，让文物成为
联系的纽带，串联起几千年中华儿女的民族情感；我
们要努力连接世界上不同地区、民族和人群，通过文
物活化利用与交流，贡献出中华民族历久弥新的思想
智慧。

（作者单位：中国艺术研究院建筑与艺术研究所、
北京建筑大学）

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共中央政治局第三十九次集体学习
时强调“要深入了解中华文明五千多年发展史，把中国文明
历史研究引向深入”“增强历史自觉，坚定文化自信”，同时指
明了系列路径，高屋建瓴，立意深远。其中特别提出“拓宽研
究时空范围和覆盖领域”，笔者备受启发，特书写几点学习体
会和理解思考，以增进交流。

拓宽研究的时间范围，就是要梳理清楚“中华文明的
起源、形成、发展的历史脉络”

中华文明的历史脉络，覆盖了文明发展演变的全过程。
从脉络梳理所依赖的材料和发展阶段来看，宏观上可分为史
前时期和历史时期。关于史前时期的了解和研究，主要依赖
先民们遗留下来的遗迹遗物，来探索当时的人们怎样生产生
活，有着怎样的社会组织形式以及精神文化世界，进而归纳
总结其文化特色，探讨文明的起源与发展。近年来，国家对考
古工作尤其是“中华文明探源工程”等工作的大力支持，就体
现了对探索史前文明历史的高度重视。在几代考古学家的努
力下，在大江南北发现了众多史前文明遗存，相关认知和研
究也越来越丰富。

关于历史时期，我国是文献大国，拥有经史子集等大量
的史料，它们是研究过去历史和文明的宝贵典籍，再加上实
物遗迹的考古学调查、出土文献的整理、文书档案的利用等，
就能够比较清晰地梳理出我国文明的历史脉络和诸多文明
的细节。就像考古学家齐东方先生所言，“通过考古发现再结
合历史文献，历史变得有视觉，有触觉，有听觉。就像编钟，你
甚至可以听到两千年以前的乐器演奏出来的声音。”

见证文明历史的遗迹、遗物、古籍等，都是珍贵的文物，
正是基于大量文物史迹和历史文献的调查研究和释读，我们
才能看到“文明从涓涓溪流到江河汇流的发展历程”。那些丰
富的文物古迹、文献典籍以及传承有序沿用至今的文字和记
录，都值得我们作为中国人引以为豪。

拓宽研究的空间范围，就是要从文明载体的空间分
布、扩散及其影响等空间视角，“立足中国大地，讲好
中华文明故事”，揭示“中华文明多元一体格局的形
成和发展过程”

关于我国文明起源的空间认知，经历了“黄河流域”单中
心到长江、西辽河流域等多中心的拓展，经过考古学家百年
以来的努力，揭示并达成了中华文明从“满天星斗”到“多元
一体”发展的共识。

苏秉琦先生着眼于不同空间地域的文化渊源、特征和发
展道路，提出过影响深远的“中国史前考古学文化分为六大
区系”说，包括以燕山南北长城地带为重心的北方；以山东为
中心的东方；以关中（陕西）、晋南、豫西为中心的中原；以环
太湖为中心的东南部；以环洞庭湖与四川盆地为中心的西南
部；以鄱阳湖—珠江三角洲一线为中轴的南方。严文明先生
提出文明的“重瓣花朵”说，张光直先生提出“中国相互作用
圈”，都是根据考古资料的发现而做出的理论分析和总结提
炼。“中华文明探源工程”等相关工作的深入开展，进一步搭
建了文明发展演进的时空框架和脉络，以及对后世基本文化
格局的影响。历史时期，随着政权的更迭和不同文化之间的
密切往来，不断地融合，中华民族共同体就像滚雪球一样，越
来越大，越来越紧密。

从拓宽“覆盖领域”来看，就是要发现社会文化领域
更多能够见证文明历史和促进文明发展的文化基因
和文化力量

社会文化可包括祖先创造的一切物质产品和精神产品
及其文化表现。物质性文化大到城乡聚落和长城、运河等大
型构筑物，小到日常衣食住行相关物质载体；精神性文化如
社会治理、思想文化、礼仪信仰、风土民情等，可以从政治、经
济、文化等重要角度来综合观察。

从社会治理角度而言，从先秦时期的“五服”“九州”等空
间治理模式的表达，到秦始皇一统天下之后，推行郡县制，书
同文，车同轨，统一货币和度量衡等，奠定了我国无比稳固的
多民族一统的制度文化和心理基础。

从经济层面来讲，我国早在新石器早中期，已形成了北
方旱作农业、南方稻作农业和西北渔猎牧业三大经济区，奠
定了后来我国作为农业大国的基本经济格局，以及各地域各
民族之间互通有无的密切往来，亦成为奠定“中华民族多元
一体演进格局”的经济基础。

从文化发展角度而言，形而上的层面，文化经历了从“九
州异俗”到“六合同风”的演变过程，以中原文化为核心的文
化向心力极为强烈，始终对周边地区和民族构成强大的吸引

力；与此同时，地方性文化的时代差异性和地区差异性始终
存在，文化的多元性和包容性兼而有之，尤其是形而下的风
土民俗层面，表现得极为丰富多彩。

文物是辉煌历史和璀璨文明的物质载体和印记，在
时间、空间、文化的构成等诸多方面与历史文明的脉
络相互印证

文物作为人类历史发展过程中遗留下来的遗物、遗迹，
“从不同侧面反映了各个历史时期人类的社会活动、社会关
系、意识形态以及利用自然、改造自然和当时环境的状态”
（谢辰生先生语），见证了我国悠久的历史、人地关系和博大
精深的文明。也正因为如此，可以通过文物的时间演变、空间
分布、构成及其文化内涵的研究，来增进对文明历史和大地
域国家的深入认知和理解。

文物产生的时间和延续性，与文明的发展脉络息息相
关。五千多年未曾间断的文明历史，孕育了我国种类丰富、数
量庞大的文物资源。通过文物的“发生史”“发展史”，可梳理
出文明的“演变史”。只是文物的保存会受到历史变迁、自然
变异等影响，越是历史的早期，能够保存下来的就越少，越需
要专门的探索、保护和解读。

文物的空间分布和流变，也是和文明的空间格局和进程
一致的。如果我们将文物资源的空间分布和文明的代表性构
成要素，按照时间的进程，进行空间上的标识，就能够比较直
观地了解它们在时空上的差异性和关联性。

从文物的构成和文化内涵等角度来观察，可了解到文明
的诸多特点以及“覆盖领域”，不管是形而上的政治思想文
化，还是形而下的衣食住行等物质载体，都呈现出丰富的多
元性和立体的综合性。

正如孙机先生所言，“现今尊为‘文物’者，在古代，多数
曾经是日常生活用品，以其功能在当时的社会生活中有着自
己的位置。若干重器和宝器，只不过是将这种属性加以强化
和神话。从探讨文物固有的社会功能的观点出发，它们如同
架设在时间隧道一端之大大小小的透镜，从中可以窥测到活
的古史。倘使角度合宜，还能看见某些重大事件的细节、独特
技艺的妙谛，和不因岁月流逝而消退的美的闪光。”

基于对文明和文物“拓宽时空和覆盖范围”的研究，
还可以更为充分地认识中华民族赖以生存发展的自
然环境和人文环境，并为当下和未来的可持续发展
提供多方面的启发和借鉴

从自然环境来观察，我国处在一个相对独立又复杂多元
的地貌单元，东临世界上最大的海洋太平洋，西有最高的山
脉喜马拉雅山，北有广袤的沙漠草原，这样的地理格局在一
定程度上影响到了文明发生和演进的空间格局。区内河流的
分布、三级阶梯地貌特征以及季风气候下干湿度的分布等都
对人们的生产生活和文化创造影响极大。总体来讲，东部季
风区，大江大河中下游，中东部的平原、丘陵、盆地，更为宜
居，这些地域之间的交流互动更为频繁，文物资源也更为丰
富。以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为例，三阶梯约占 58%，二阶梯
约占40%，一阶梯仅占2%左右；东部季风区占90%以上，其中
南部湿润区占了50%左右。

从人文角度而言，人是文明和文物的主体。越是人口聚
集的地方，往往是文化发达、文物聚集的地方。综合来看，文
物当然也是主要集中在东中部的宜居地区，尤其是著名的胡
焕庸线（瑷珲—腾冲线）以东，既是我国人口最为集中的地
方，也是文明发展和文物资源聚集的主要地方。不论是历史
文化名城名镇名村，还是各级文物保护单位以及登录文物，
90%以上都分布在这条线以东的地区。这样的空间特征，与人
口聚集、地域开发程度、经济发展水平、政治军事中心的设置
等密切关联，现在的历史文化名城名镇名村以及文物密集
区，历史上也往往是或大或小的政治、经济或文化中心和主
要聚落所在地。

从历史上看，文物资源空间分布，与自然环境和条件影
响下人们的生产活动和基本文明空间格局是一致的；越是宜
居的地方，人口越聚集，文物古迹越丰富，文化越发达，文明
程度也就越高。

综上所述，习近平总书记提出“拓宽研究时空范围和
覆盖领域”的要求，指引我们从时间、空间、覆盖领域等多
种维度和多重视角，深化对文物和相关文脉的认知和研
究，既有助于挖掘、展示和解说更为丰富的资源、主题和内
容，也有助于增进对文明发展时空脉络和内涵的理解，并
为文明历史的深入研究、文化的繁荣、国家的发展更好地
贡献“文物力量”。

（作者单位：中国文化遗产研究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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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年11月24日，中央全面深化改革委员会第二十二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让文物活起来 扩大中华文

化国际影响力的实施意见》（以下简称《意见》）。该《意见》指出：“要准确提炼并展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精神标

识，更好体现文物的历史价值、文化价值、审美价值、科技价值、时代价值。”根据《中国文物保护准则》（以下简称

《准则》）文物价值包括：历史价值、艺术价值、科学价值、社会价值和文化价值。我们注意到《意见》对价值的表述

侧重点与《准则》有所区别，主要有三方面，一是艺术价值与审美价值的区别，二是科学价值与科技价值的区别，

三是社会价值与时代价值的区别。

我国文物保护工作发展七十年来，对文物价值的认知一直存在着动态发展变化。在新时代背景下，随着经济

社会的不断发展与人民精神文化需求的提高，“让文物活起来”的理念愈发显现，文物保护利用的要求愈加提高，

其价值认知也有了新的变化与侧重。探索其内在逻辑，辨析其认知的前后变化，是未来更好开展文物保护与活化

利用工作的前提。


